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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小的名号——特别是在明
代。《封神演义》的作者把它捡
来，安到重要的人物形象黄飞
虎头上，是无意之举呢，还是
有意为之？

《封神演义》第六回有一段
黄飞虎的当众演说，可视为对
此的说明：

众大臣俱至午门外。内
有微子、箕子、比干对武成王
黄飞虎曰：“天下荒荒，……如
之奈何？”黄飞虎闻言，将五柳
长须捻在手内，大怒曰：“三位
殿下，据我末将看将起来，此
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
是 纣 王 江 山 ，炮 的 是 成 汤 社
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
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
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
仇。’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
加上大夫，不出数年，必有祸
乱 。 我 等 岂 忍 坐 视 败 亡 之
理！”众官俱各各嗟叹而散，各
归府宅。

而《明史·钱唐传》云：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

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
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
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

“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
廷臣无不为唐危。

两相对照，《封神演义》的
“武成王”几乎就是正面与朱
元璋唱起了对台戏。

历史上的“武成王”因为
主导了“视君如寇仇”的伐纣
斗争，被专制暴君摘掉了桂
冠；小说的作者虚构出一个
反抗暴君的黄飞虎，让他大
胆讲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
臣视君如寇仇”，并高调给他
戴上“武成王”的冠冕，其中
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
说，《封神演义》中虚构了反
出朝歌、与暴君刀兵相见的
黄飞虎，又捡起被暴君摘落
的“武成王”桂冠，戴到他的
头上，便赋予了这一形象反
暴君的象征意义。

作品如此大胆的笔墨，同
样表现在哪吒的故事中。小
说开篇浓墨重彩的哪吒故事
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其高

潮是哪吒追杀李靖：“哪吒大
叫曰：‘李靖休走！休想今番
饶你，不杀你决不空回。’……
木吒大喝曰：‘胡说！天下无
有不是的父母。’哪吒又说剖
腹刳肠之事：‘已将骨肉还他
了，我与他无干，还有甚么父
亲之情？’”

“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
可以说是封建伦理的最高原
则。《封神演义》借哪吒之口
提出质疑，而他的行为竟然
得 到 太 乙 真 人 的 赞 同 。 显
然，太乙真人的态度就是作
者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若
从正统道德观言之，蔑伦悖
理无过于此了。

站在封建道德的立场，《封
神演义》的黄飞虎是

“无君”，哪吒是“无

父”，而二者在作品中都是被
歌颂的正面形象。我国文学史
上如此大胆的笔墨，实在是不
作第二人想。

奇怪的是，明清两代屡有
禁书之举，《封神演义》始终
是漏网之鱼。揣度其原因，
一则所披“神魔”的外衣起了
作用，二则作者所持矛盾的
叙事态度也产生了“准复调”
的效果——既挞伐“暴君”商
纣，又在末尾封他“天喜星”，
如此等等。

至于这是自觉的
“保护色”手法，还是
价值混乱，就无从
得知了。

纵
横

《封神演义》是我国文学
史上影响最大的两大神魔小
说之一，又是近几年影视改编
的大热门。其基本故事情节，
大家耳熟能详。不过，表层之
下的思想内涵还有深入探索
的余地。

《封神演义》的大框架是两
条线索的交织，即人世间的武
王伐纣、改朝换代与仙界的正
邪相争、历劫封神。这两条线
索既有关联互动的情节，也有
各自独立发展的内容。相应
地，小说的人物形象也就形成
了“人界”为主与“仙界”为主
的两大群体。“仙界”为主的，
如元始天尊门下的十二弟子，
通天教主门下的魔家四将之
类。这类形象的特点是基本与

“人”的生活毫无牵连。“人界”
为主的，如西伯侯、周武王、商
纣王、比干等，这类形象的特
点是与“仙界”的争端毫无牵
连，喜怒哀乐全是以凡人的样
貌展现。

诚然，也有介乎二者之间
的。但大体来讲，这部小说的
人物形象“人”“仙”两分是其
基本构架。

“人界”之中，全书着墨最
多的是黄飞虎。他的姓名在全
书中出现六百余次，有关他的
文字超过六万，甚至超过了横
跨两“界”、“封神”主角的姜子
牙。另外，不仅他本人是故事
的重要人物，作品里还写了黄
氏家族的一干成员。重要的如
黄天化。他是黄飞虎的儿子，
拜在道德真君门下，一度是姜
子牙麾下主要战将，屡立大
功，如消灭劲敌魔家四将等，
姓名在全书出现近两百次。还
有黄飞虎的父亲黄滚、弟弟黄
飞彪、妹妹黄妃、夫人贾氏、儿
子黄天祥等。用于这些人的笔
墨详略不一，但也各有表现。
所以，作品中借杨戬之口评价
黄家为“黄氏一门忠烈”。

如此牵三挂四写一个家
庭，《封神演义》中仅此一例。

纵观全书，黄飞虎的故事
有三个高潮：一个是救殷郊、
殷洪，一个是打击苏妲己，一
个是与纣王决裂，反出五关。
如第一个，纣王听信妲己谗
言，先是害死了姜皇后，然后
又要斩草除根杀死两个儿子殷
郊、殷洪。两位王子逃上大殿
向黄飞虎求救，于是就开始了
黄飞虎的故事。这一大段的回
目是“方弼方相反朝歌”，其实
从内容看，改为“黄飞虎私放
二殿下”更为贴题。故事起伏
跌宕，也可谓摇曳多姿。而这
一番曲折变化的情节，作者足
足写了一万余字，可最后终结
于两位王子又被捉回，押上刑
场斩首。也就是说，如果删去
这一万多字，对整个故事的叙
述没有丝毫影响。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耗费
这一番笔墨呢？这样写的效果
何在呢？

其实，作者看似信马由缰，
转了一个大圈子，使故事又回
到了原地，但在“兜圈子”的过
程中，一个人物的形象——包
括他的身份、性格、处事方式，
树立在读者眼前了。这就是黄

飞虎。这一万多字，从殷郊、
殷洪的角度看，故事几乎是停
在了原地；但从黄飞虎的角度
看，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

“无中生有”地开始树立起来
了。接下来两个高潮是与苏妲
己、商纣王的直接冲突。黄飞
虎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
终于与纣王刀兵相见：

飞虎只得催动神牛，一龙
三虎杀在午门。……纣王抵敌
不住，刀尖难举，马往后坐，将
刀一拖，败进午门。

这一大段，作者又极尽心
理描写之能事，刻画了一个

“七世忠良”“官居王位，禄极
人臣”的朝堂重臣如何在面临
生死抉择时，终于走上“反叛”
之路，义无反顾地反出五关，
投向了敌国。读者至此，欲不
叹息，欲不反思，岂可得乎？
从文学效果看，这一大段描
写，与《水浒传》写林冲“风雪
山神庙”差可比拟。

接下来，是黄飞虎与商纣
暴君决裂的高潮戏——反五
关。黄飞虎反五关，作者足足
写了三万多字，是全书“人间”
故事的极致。

读者看到此处，不免会产
生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
黄飞虎，由何而来？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他在书中的形象不同于
通天教主之类“仙界”人物那
样，自然具有向壁虚造的因
子；还因为他在书中扮演的角
色十分重要，是商、周两个朝
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因为
作者在他身上用了这么多笔
墨，使其不仅“戏份”出众，更
是少有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

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样一个具有浓烈“现实”

感的人物，我们到历史文献中
查找，竟然毫无踪影！

也就是说，他不同于姜子
牙，不同于比干，甚至不同于
南宫适、散宜生这些轻笔淡墨
的人物，完全不具有历史的真
实性。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
能把视线移向文学的书写中。

原来，“黄飞虎”这三个字
早见于另一部话本小说《武王
伐纣平话》（下称《平话》），其
中写道：

纣王大喜，问曰：“卿是何
人也？”佳人奏曰：“臣是我王
臣 之 妻 。”纣 王 曰 ：“ 何 人 妻
也 ？”“ 臣 是 黄 飞 虎 之 妻 耿
氏 。 …… 君 不 识 我 夫 南 燕
王？”纣王大怒，把耿氏醢为
酱，封之一盒，令殿使送与柘
城县南燕王……黄飞虎便起
三万雄兵，直到朝歌至近，下
寨。……姜尚奏曰：“臣启我
王，用兵五千，用将五人，来
日活捉黄飞虎。”纣王大喜。

从故事梗概看，《封神演
义》由此生发，当无疑义。不
过细分析，二者的差异还是
很大的，有些甚至带有根本
的不同。

首先是身份不同。《平话》
的黄飞虎是所谓“南燕王”，若
从文中的“柘城县”“起三万雄
兵，直到朝歌至近，下寨”看，
这个“南燕”似乎还有藩属“外
国”的嫌疑。这样一来，黄飞
虎与纣王反目成仇的意味，便
与《封神演义》“逼反忠臣”“自
毁干城”的内涵完全不同了。

其次，从小说叙事的角度
看，《平话》中黄飞虎的反抗，
直接的后果是引出了姜子牙，
姜子牙从此走到了舞台的中
心。而黄飞虎自动销声匿迹，
直到故事终结才又从遥远的
南燕过来露一次面：

有人报曰：“西南见一队

军，拥一员将。”至近下寨，令
一小卒，来见太公，言曰：“南
燕王黄飞虎至，愿助气力伐
纣。”太公闻言，奏武王曰：“有
黄飞虎至助大王伐纣者。”武
王大喜，便封为先锋招讨大将
军。南燕王遂合兵伐纣。

《平话》的这个“黄飞虎”，
自身在故事中似乎没有多大
价值，几乎就是姜子牙出场的
一个引子。由于颇有赘指的
感觉，似乎可有可无，所以“伐
纣”系列中的《列国志传》就把
这个形象完全舍弃了。

我们如果把视野更放宽
些，把方志、笔记也爬梳一通，
会发现连蛛丝马迹都少得可
怜。仅见者只有《卫辉府志》：

“黄飞虎洞，在胙城县治西，相
传纣时黄飞虎所筑。疑即飞
廉也。”这很可能是小说流行
后，当地三家村的“学者”的附
会。把大忠臣解释成“大恶
人”飞廉，既显露了冬烘的可
笑一面，也可看出人们在找不
到“黄飞虎”历史依据时的急
切不安。

这种焦虑同样流露在学
者的笔记杂著中，如清人昭梿
的《啸亭续录》：“钟伯敬《封神
演义》荒诞幻渺，不可穷诘。
然皆暗指明事，以神宗为纣，
郑贵妃为妲己，光宗常洛为殷
洪王，恭妃为姜后。张维贤为
闻仲者，以其行居次也。朱希
忠为黄飞虎者，姓皆色也。”这
个朱希忠是明嘉靖朝人物，官
封成国公。只因为姓氏有颜
色之义，便被扯到黄飞虎身
上，当然更加匪夷所思了。

《封神演义》中的黄飞虎与
《平话》中的黄飞虎相比，除了上
述差别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
同是各自的头衔。《平话》中的黄
飞虎头衔是“南燕王”，似乎是个
藩王的称号。而《封神演义》中
的黄飞虎，头上则顶着个闪亮的
大帽子：“武成王”。这个头衔是
朝堂上元戎之首：

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托
孤与太师闻仲，随立寿王为天
子，名曰纣王，都朝歌。文有太
师闻仲，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
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

武王问子牙曰：“黄将军在
商官居何位？”子牙奏曰：“官
拜‘镇国武成王’。”武王曰：

“ 孤 西 岐 只 改 一 字 罢 。 便 封
‘开国武成王’。”

这个“武成王”，在商是
“镇国”，在周是“开国”，实在
是国之干城、柱石。这样的头
衔，这样的待遇，连权倾朝野
的闻太师、主持大计的太公望
都不曾享有！

那么，这个尊崇之至的头
衔是哪里来的呢？作者舍弃了
原有的“南燕王”，改换成这个

“武成王”，是随手虚构呢，还
是另有出处呢？

我们不妨到历史上爬梳一
番。

原来，“武成王”是历史上
颇不寻常的头衔，围绕这一头
衔曾在几个朝代掀起过政治

“浪花”，而这又是与商周之争
关系匪浅。

除了战国时期燕国有过一
个“武成王”之外，历史上的“武
成王”一直是姜太公的“专利”。

唐肃宗上元元年，平定安
史之乱到了决定性时刻，朝廷
一边调兵遣将，一边乞灵于神
祇，于是下了一道诏书，诏曰：

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
生灵者，谅在于师贞。周武创
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
兴 王 。 况 德 有 可 师 ，义 当 禁
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其
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
司依文宣王置庙。

这道诏书包含四层意思：一
层是祸乱当头，应大力崇尚武
德；二层是太公望——姜子牙武
功卓著，又有德义；三层是把他
的头衔升格，封为“武成王”；四
是作为官方的祭祀对象，一切规
格与文宣王孔子等同。

原本在唐太宗贞观年间，
在姜子牙垂钓的磻溪建了“太
公庙”，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九
年，又下诏扩大范围，“令两京
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
以张良配飨，春秋二时仲月上
戊日祭之。”而唐肃宗上元年
间的诏令则有点“病急乱投
医”的味道，所以劈头先强调
必要性：“定祸乱者，必先于武
德。”也就是说，给姜太公“升
格”——包括“尚父”封为王爵
及祭祀规格并列于孔子，是非
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于是，在“非常时期”结束
后，这两项举措就成为了争议
的内容。

唐、宋、元、明、清，历代都
有对“武成王”不以为然的声
音，而唐朝与明朝更是有集中
且激烈的辩论。

姜太公荣膺“武成王”的称
号二十八年之后，唐德宗贞元
四年，一批官员联手提出撤掉
此封号的意见。其中如左司郎
中严某的奏章云：

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
始令磻溪立庙。开元渐著，上戊
释奠礼，其进不薄矣。上元之
际，执事者苟意于兵，遂封王爵，
号拟文宣。彼于圣人非伦也。

谓宜去武成王号，复为太公庙。
这是从祭祀的历史来论，

认为本朝从贞观到开元，建
庙，立祀，扩大范围，对姜子牙
已经很够意思了，“封王爵”

“拟文宣”都是权宜之计，应该
恢复常态，予以撤除。

刑部员外郎陆某则从根本
上质疑姜太公的伦理价值：

武成王，殷臣也。纣暴不
谏，而佐周倾之。夫尊道者，
师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庙，
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则立
节死义之士安所奋乎？圣人宗
尧舜，贤夷齐，不法桓文，不赞
伊尹，殆谓此也。武成之名与
文 宣 偶 ，非 不 刊 之 典 也 。 臣
愚，谓罢上元追封立庙，复磻
溪祠。有司以时享，斯得矣。

他的逻辑就是从“君君臣
臣”的纲常出发，认为姜子牙
既然做过殷商的臣子，就应该
尽忠于商王朝。无论纣王如何
昏暴，也不能辅佐周武王推翻
他。陆某直言立庙封爵都是做
给活人看的，是树立行为的楷
模。表彰了姜子牙，会削弱人
们对君主的忠诚程度。他还把
这一评价标准普世化，提出齐
桓公、晋文公，甚至伊尹都不
能褒赞，应褒赞的是伯夷叔齐
那样的遗民。所以，他提出把
姜子牙的待遇从王爵退回到磻
溪的钓鱼叟，“斯得矣”。

严、陆的主张有固守礼制、
伦常的原因，也有文官武将的
利益之争，所以，左领军大将
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联名坚决
反对，他们的奏章讲：

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
烈。今特贬损，非劝也。且追
王爵，以祠祀为武教主，文武
并宗，典礼已久，改之非也。

很有趣，这批武将的逻辑
与上元时如出一辙，强调国家
并未安定，武装力量绝不能削
弱，如贬损了“武成王”，对社
会的价值取向将产生消极影
响。何况，“文武并宗，典礼已
久”，没有必要变动更改。

今天看来，这表面上似乎
是一个礼仪文化的问题，其实
背后的水深水浅大有名堂。不
同政治集团的利益，包括各自
相关的价值体系、舆论导向，
都与这个一两千年前的古人评
价发生了联系。于是，最高统
治者只能做出折中的裁断：

“以将军为献官，余用纾奏。
自是以上将军、大将军、将军
为三献。”也就是说，对武成王
的祭祀规格适度降低，这样来
给双方一个下台阶的余地。

宋、金、元对“武成王”的
祭祀，虽有个别异议，但没有
升级到朝堂之上。

而明朝建立之初，这个问
题就凸显出来。

据《明史·礼志》：
洪武二十一年，令每岁郊

祀 附 祭 历 代 帝 王 于 大 祀
殿，……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
尝 遣 官 致 祭 ，如 释 奠 仪 。 至
是，罢庙祭，去王号。

按照这个记载，姜太公的
王冠是在洪武二十一年摘掉
的，其原因是规范皇家祭祀，统
一标准。但是，也有同样为官
方文献的，所记有所不同。如
《续通志》：“明初，武成王庙遣
官致祭，如释奠仪。太祖洪武
六年，以太公从祀历代帝王庙，
遂去武成王号，罢其庙祀。”如
照此说，则朱元璋立国不久，就
匆匆忙忙去掉了姜太公的“武
成王”封号。而《明史纪事本
末》则说：“秋七月，有司请立武
学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涂
也。’太公从祀帝王庙，罢其旧

祀。”这是记载了朱元璋的罢黜
“武成王”的理由：不应该文武
分立，要文武全才，所以不必树
立“宣武”的楷模。

这当然是朱皇帝的一种冠
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朱元
璋废黜“武成王”的祭祀，是与
废黜孟子的祭祀，禁毁、阉割
《孟子》一书联系在一起的。

明朝之初，洪武年间，是大
事不断的三十年。其中涉及思
想文化的两件事，今天看来都
有些匪夷所思。

据《明史》：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

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
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
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

“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
廷臣无不为唐危。

《孟子》一书，在思想史上
的最大价值就是其强烈的民本
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
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
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
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齐
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
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
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
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
矣，未闻弑君也。’”在这方面，
《孟子》言论的透彻、大胆，是孔
子远不能及的。而朱元璋建政
之初便极力强化专制统治，所以
看到《孟子》便按捺不住心头怒
火，提出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
撤除，并且提出不准进谏，敢讨
论者将获重罪。

据《双桥随笔》：
明初洪武间，欲去其（今

按：指孟子）配享，尚书钱唐上
疏争之。先是有旨：谏者当射
杀之。唐即置棺，袒胸当箭。
太祖见其谏甚切，命太医院疗
其箭疮，配享得不废。

朱元璋听说有人将入宫谏
言，竟然命令金吾卫张弓搭箭格
杀勿论。这个钱唐是刑部尚书，
抬着棺材进谏，讲出甘心为孟子
而死。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暴君
也不得不顾及舆论影响，于是收
回了成命。但是，专制权力岂容
臣下挑战，批逆鳞的后果可以想
象。时隔不久，这位勇敢的孟子
维护者就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贬谪寿
州，然后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明
史考证》在这个地方用了非常含
混的讲法：“不详其坐事之由”，

“他无可考，谨识阙疑”。明眼人
自然明白其中的暗黑程度。朱
元璋不仅用极端手段报复了钱
唐，而且事后组织人员专职阉割
《孟子》，形成了删节本的《孟子
节文》。

这个《孟子节文》堪称中国
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前
言云：“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
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
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
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
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
矣。”毫不掩饰，开篇就十分明确
地指出为了强化君主一尊，必须
钳制学者的思想、言论。然后昭
示具体的做法：“（删去）《孟子》
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
八十五条，……悉颁之中外校
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
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
题，科举不以取士。”全书删掉了
三分之一以上，被删掉部分，在
任何官方场合——学校、科举统
统不允许出现。

我们对照原书看看都删去
了哪些内容呢？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
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
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齐宣王）曰：“臣弑其君，
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
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
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也。”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
听，则易位。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这些是《孟子》中最有棱

角，也是最有价值的观点。其
核心就是不承认君主的无上权
威，而把君主是否有资格掌握
权力的裁判权交给了臣下，并
且赋予这一裁判伦常道德的依
据。把这些删掉，就是阉割掉
《孟 子》之 所 以 为 孟 子 的 灵
魂。于是，朱元璋满意了。

但是，朱元璋还没有完全放
心。因为“诛一夫纣”的行为主
体——姜太公还享受着皇家的
祭祀，从而被臣下、被民众景仰、
崇拜，还有成为榜样、楷模的可
能。于是，就在组织力量删除这
些“危险”的思想言论的同时，朱
元璋作出了“配套”的动作：

洪武二十年，礼部奏请，如
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
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
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
若 以 王 祀 之 ，则 与 周 天 子 并
矣 。 加 之 非 号 ，必 不 享
也。……宜从祀帝王庙。”遂命
去王号，罢其旧庙。

朱皇帝堂而皇之讲了一通
人才要文武兼备、“全面发展”
的大道理，而实质只是七个字：

“去王号，罢其旧庙”。讲得更
直接一些，就是做了六七百年

“武圣人”的姜子牙，不仅被废
黜了“王”位，不再享有皇家祭
祀的殊荣，而且连庙都被拆掉
了，几乎成了落魄的孤魂野鬼。

虚拟的神权在现实的王权
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朱皇帝为了消弭任何一点
点影响君主绝对威权的因素，宁
可废除“崇文、宣武”传统的一
半，任由二百余年“武圣”缺位、

“武庙”不存，这也预示了明代的
专制程度远超唐宋的趋势。

简言之，这是他加强极端
的独裁统治的招数之一。

从此之后，“武成王”这顶
闪亮而又沉重的大帽子再也没
有回到太公望的头上，官方祭
祀武圣香火也断绝了二百余
年，直到万历四十二年重新燃
起——不过，那时享此香火的
已是另一尊历史偶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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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虎》张旺

《姜子牙》张旺

（作者陈洪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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